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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儿童节刚刚过去，这个专属于儿童
的节日无疑又引发了一轮新的消费热潮，家长
们在这一天忙着给宝贝儿们挑选合适的礼物。
然而，在这一波以孩子为中心的消费热潮中，
文学作品的消费究竟能占有多少比例呢？面对
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各类童书，我们在欣喜于儿
童文学创作似乎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同时，也
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消
费似乎黯然失色。有论者分析，当代儿童文学
创作缺乏典型形象是导致它们对小读者失去吸
引力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一位学生家长在接受
采访时说：“我觉得孩子们很需要一些正面形
象，来引导孩子产生阅读兴趣，如此才能培养
他们的阅读习惯，并且对孩子们的成长有一定
的帮助。”

儿童文学中的类型与典型
儿童文学作品中需要典型形象吗？典型形

象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提到典型形
象就不能不辨析它与类型形象的关系，典型形
象是由类型形象发展而来的。所谓类型，是指
文学作品中具有某些共同或类似特征的人物形
象，类型往往以“类”的特征来淹没个性，使
人物成为一种“类”的样本，英国当代小说家
福斯特将其称为“扁平人物”。

“扁平人物”的最大特征是形象的鲜明性。
易于识别是这类形象最主要的特征，只要他一
出现即为读者的感情之眼所察觉，他们易为读
者所记忆，一成不变地存留在读者心目中，因
为性格固定，不为环境所动，而各种不同的环
境更显出他们性格的固定。

这种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是我们在阅读儿童
文学作品中印象最深刻的，这类人物在幼儿园
小朋友、小学生阅读的童话、故事、小说等作
品中随处可见。例如，小美人鱼是美丽、单纯
的类型，狼是凶狠、狡诈的类型，狗熊是愚
笨、憨厚的类型，狐狸是油滑、聪明的类型，
灰姑娘是美丽、善良的类型，王子是英俊、睿
智的类型。在类型化形象中，人物的共性掩盖
了个性，或美或丑，或好或坏，或善或恶，两
极鲜明；有的人物只是某种道德的化身，或某
种事物的象征；虽然类型人物不具有一定的理
性深度，但他们却性格鲜明，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福斯特所举的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笔下
的人物形象常常以类型化的面目出场，是典型
的“扁平人物”，但由于他们个性鲜明，特点突
出，因而使人过目不忘。经验证明，低龄孩子
的文学阅读需要的正是那些个性鲜明、特点突
出的类型化形象，恰恰是这些类型化的形象最
为幼儿园小朋友与小学生所喜爱，也最符合他
们的理解接受能力。

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看什么书是一个重要的
原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指出，幼年文
学和童年文学需要类型形象，而少年文学需要
有典型形象，不同的年龄段对文学形象有着不
同的需求，这是我们应该区别对待的。

在我国的当代儿童文学中，典型形象也有
不少，像洪汛涛的神笔马良，徐光耀的小兵张
嘎，郑渊洁的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
大灰狼罗克，秦文君的贾里、贾梅、鲁智胜，
张之路的霹雳贝贝，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小头
爸爸，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等，都是儿童文
学中的典型形象。但是我们细究一下它们的创
作年代就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之前诞生的只
有两个，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产生的
有十几个，21世纪问世的却只有一个。以每年
儿童文学出版物的繁荣状态来看，文学典型的
数量如此之少，实在是不成比例。

而且，我们联系上文的年龄段与阅读的分
层来考虑，就会发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典型形
象几乎都是类型形象：马良的正义，张嘎的机
智，皮皮鲁的大胆，鲁西西的善良，舒克贝塔
的勇敢，罗克的诙谐，贾里的聪明，贾梅的好
强，鲁智胜的幽默，贝贝的特异功能，大头儿
子小头爸爸的亲情，马小跳的淘气等等，都是
相当鲜明又具有代表性的。同时，这些文学作
品也几乎都是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并不是少
年文学。少年文学精品的匮乏和少年文学中典
型形象的匮乏，一起成为当代儿童文学最典型
的症候。

为何缺乏典型形象
对于近年来的少年文学形象塑造，余雷认

为，在诸多作品中找不到一个具有独特文学价值
和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众多的人物形象只具备

了一定人群的代表性，即
具有部分的典型意义，缺乏
能够展现当代少年儿童精神
风貌的独特性特征。谢良华
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人物

形象创作，单一化、脸谱化的现象
依然大量存在，出现了众多缺乏生
命维度、缺乏情感深度、缺乏精神高

度的粗糙的形象。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市场

化、快餐式的文学环境消解了作家在作
品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时代的转型不

仅仅是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转型，而且是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人类交流上的巨大变革，
文学直接承受了这种信息变革的后果。读图时
代、影视冲击、电子阅读等文学形式上的巨大
变化无疑会影响文学本身的品质。由于文化环
境变得异常复杂，作家们常常不自觉地遭遇大
量的文化信息，“被淹没感”往往替代了他们的
艺术感受力，被媒体牵引着关注社会热点和重
大事件，纠缠于复杂沉重的社会现实与平凡无
力的个人生存之间。

二是一批少年文学作者依然在写作中以市
场和消费定位自己的作品与写作身份，并且和
大众文化与欲望消费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共谋关
系。在一次谈话中，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认
为：“我们要重新对文学作一个群体的分析。文
学最后可能面对两个群体，一是青年亚文化群
体，一是中产阶级群体。”而且，“从青年亚文
化的角度来看文学，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写作群体基本可以性别来划分。女性写作越
来越容易地与消费社会融合，认同，她们的作
品充满了个人对于时尚生活的爱好迷恋。”北京
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时尚前卫恰恰是青年亚
文化的一个特点，“一方面他们对中产阶级的趣
味、价值观、香水、餐馆，所有这些符号很迷
恋，另一方面又看不起中产阶级平庸世俗的生
活，并加以讽刺和鄙视，表明他们在文化上是
有追求的，是另类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
许多作家一方面很悲愤，另一方面又很迷恋，
这种矛盾的态度体现在少年文学中，就是出现
了一类犹疑、困惑又符合中产阶级趣味的、千
篇一律的主公人形象。

三是青春文学刊物的蓬勃发展，也挤压了
少年文学的大部分市场。《最小说》 自创刊以
来，销量已超过 100 万册，同时原创漫画期刊

《最漫画》 也很快打进动漫市场。《鲤》 系列以

文艺、小资和高稿酬保持着自身的“文艺青
年”品质，一直拥有固定的阅读群体。与此同
时，一些少女类青春文学杂志弥补了少女系列
阅读的不足，如 《仙度瑞拉》《17》 等。去年

《文艺风象》 与 《文艺风赏》 合并为 《文艺风》
出版，引起了又一轮对于青春文学刊物与市
场、文学之间关系的探讨。青春文艺刊物风靡
青少年读者群，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这些
刊物涵盖了青春、娱乐、休闲、消费甚至各种
类型文学的主题，使得少年文学的版图被一再
挤压，这也使少年文学逐渐受到冷落，作家也
开始有意识地避开、放弃这一领域，不再下力
气去塑造故事的主人公。

四是少年文学作家对时代的疏离是少年文
学缺乏典型形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说写一写
网恋、智能手机、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就是
作家贴近时代的表现。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向现
代转型过程中，人们所经历的人心的颓败、荒
凉、挣扎以及抗争，包括青少年在这个时代转
型中所经历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阵痛，都值得
作家去书写和表现。金容认为，当下儿童文学
人物形象的时代感不强。好的作者要在变与不
变中寻求平衡，要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和
人物形象。在把握时代感的同时，也要努力寻
找笔下人物形象独特的生命支撑点。

作家们的写作理应穿透当下生存境遇中的
青少年，发现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内涵，叙述
物质主义所构建出来的新伦理秩序，以及这种
新秩序对一代青少年的影响。当下的少年文学
写作理应追问这一秩序和合理性，并倾诉自身
的真实情感。我们期待少年文学写作能够突破
旧藩篱，在叙事中重新建立小说世界和青少年
生活世界的表达，并以此呈现当下中国青少年
的精神困境与追求。

儿童文学如何塑造典型形象
少年文学创作其实可以从童年文学中学习

如何创造类型—典型形象的经验。方卫平说：
“大约从 70 年代末期以来, 我们便不断听到这样
的呼吁：‘希望今天的儿童文学能够创造出有新
时期特点的先进少年儿童形象, 写出新时代的铁
木儿、张嘎来’。”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界曾出现过一大批
“小英雄”人物类型, 从 1927年郭沫若的小普罗
到上世纪 80 年代体现“新的民族性格”的章
杰、张汉光等人，张嘎其实是儿童文学界所创
造出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魅力”的典型。

上世纪80 年代，郑渊洁在《巧克力
乐团》《泡泡糖游行》《团圆交响乐》 等
作品中,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无所不能、
胆大心细而又纯真善良的童话人物——
皮皮鲁。皮皮鲁更多地表现出儿童的想
象力，比如用巧克力作乐器、吹起泡泡
糖游行、骑着“二踢脚”上天等等，这
也如作家本人所说，他的创作目的是

“丰富孩子的想象力，让他们解除一天学
习的疲劳，让他们笑，让他们高兴”。

显然，这与传统教育主义儿童文学
所提倡的把儿童文学作为教育儿童的工
具是有区别的。这也是这个人物形象在初
期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如汤锐
在《想象：童话的血肉和灵魂》一文中所

说：“这个想象中的人物恰恰是这一年龄阶段儿
童心理特征及其幻想的集中的形象显现。”也正
像曹文轩等人所倡导“重塑民族性格”而创作出
一批“新质型人物”一样，皮皮鲁也是“这一代人
积蓄已久的创作心理能量的另一个突破口。”“他
们更主要地通过童话来宣泄其源自童年时代的
狂野想象力、奔放的创作力和幽默感”。

因而在深层次上,皮皮鲁也与传统教育主义
的儿童文学观下的类型化人物一样, 也是作为一
个传递作家主观意图的工具而存在的。或许这
在作家来说是不自觉的，但在其后的作品中，
比如在 《闪电！闪电！》 中皮皮鲁成了一个

“反贪英雄”，在 《皮皮鲁蒙冤记》 中又成了一
个做了好事反而被误会的“好孩子”，在 《皮
皮鲁分身术》 中则成了传达作家批驳现行教育
体制的 “道具”……虽然作家在作品的开头反
复地强调皮皮鲁的“调皮”，但在作品中我们却
处处看到他的善良、正直、富有创造力。显
然，在他身上存在着与少年小说中的“新质型
人物”相通的一些时代特点，而且也同样由于
受了作家及其同时代人共有的时代情绪而存在
着“理想化”的倾向。

张颐武强调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时代是全
球化已经取代了现代化的时代，原有的现代化
的概念已经慢慢消失，现代化的一些价值观已
经慢慢消失了，所以作家如果没有灵活性，不
能穿越自己过去的界线的话，就不能适应这个
时代。写作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能适应全球化
市场化所带来的转变，如果你写绝对的对抗，
小说就没法去看。不是说它随俗，而是说它创
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方面要来
自于作家的观察，他要坚守，另一方面要与时
俱进，要有高度的灵活性。一方面要掘一口深
井挖掘生活的深度，另一方面把它对市场经
济、对全球的灵活反应结合起来，这样，写作
的能量还是很大的。”

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
表示，不必刻意去塑造所谓过去的经典形象，
倒是在儿童作品中，如果出现深受孩子们喜欢
的形象，典型会自然形成。儿童作家也确实需
要深入思考，如何抓住儿童生活和时代发生联
系的、最坚实的那部分。

由此，我们就能看到，具有丰富意蕴、典
型形象的少年文学，既要体现青少年的想法与
生活，也要体现作者本人的思想和愿望，更要
寄托一个时代的情绪和理想。

■视 点

晏菁：让孩子在幻想小说中捕捉现实
□ 李晓晨

听 多 了 狮 子 座 、 摩 羯 座 、 双 鱼
座……许多人甚至能头头是道地结合
生日、血型讲明白每种星座人的性
格、运势。然而，你听说过“星次”
吗？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星座”
学，我国古代天文学著作 《太乙星
经》中早有记载：“星次”依农历生日
的不同对应星纪、鹑首、鹑火、大
梁、实沈等。爱好天文学、热衷看星
星的儿童文学作家晏菁无意间闯进了
这座迷宫，她以十二星次神仙为蓝本
创作了系列幻想小说 《我是你的守护
星》。晏菁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
放在故事里，希望孩子们能在这套小
说中捕捉、体验到多种现实，光明、
黑暗、爱、无奈、真诚、残酷、信
赖、欺骗……她觉得，优秀的儿童文
学作者应该微笑着告诉孩子“你说，
我正听着呢”；而孩子们则会觉得，

“没错，你讲的这个故事正是我想说
的”。

2010年参加完《儿童文学》周庄笔
会，拖着行李走在机场的晏菁脑海里慢
慢浮现出一个少年的轮廓，他的脸上带
着寂寞又骄傲的神情，帅气而又略带执
拗，这个形象就是十二星次神仙中的鹑
火。也就在那时，往日里看星星、看流
星雨的经历，查阅、积累的中国古代天
文学知识一浪接一浪翻滚着，让晏菁萌
生了创作这个系列长篇幻想小说的想
法，她说：“这种设计对熟悉西方星座
的读者来说也许有些陌生，但也意味着
无限的可能，每一个星次神仙的性格渐
渐成形，有了自己的故事；这一设计也
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因为按照我
们的农历出生日期，每个人都对应一个
中国星次，每个星次都有自己的秘
密。”眼下，《我是你的守护星》《我是
你的守护星 2：情绪猎人》 已经出版，

第三部《命运游戏盘》已经完稿，将首
先改编为漫画在《中国卡通》上连载，
第四部《蓝色天际》正在创作中，8部
小说既彼此相连又相互独立，最终勾
连、呈现为一个拥有完整脉络的整体。

已经出版的两部小说虽同属一个
系列，但风格却有明显的变化。《我是
你的守护星》 讲述了一个用爱化解一
切的温馨故事，11 岁男孩正立养了一
只叫叮当的大狗，它在与藏獒的搏斗
中死去，为了让叮当重新活过来，正
立和伙伴们在神仙星纪的帮助下让自
己的灵魂进入叮当体内来守护它，但

叮当最终也没能回来，孩子们却在这
个过程中重新认识了自己、亲人、朋
友，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与第一
部小说的温暖相比，《情绪猎人》显然
没有那么多浪漫色彩，小说撕去了温
情脉脉的面纱，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
一个等级森严、冰冷残酷的“德高中
学”，13岁女孩海贝在这里卑微、隐忍
地生活着，星次神仙实沈教会她管理
自己及他人的情绪，整个故事都在探
索：如何认识并掌控自己的命运，怎
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对这种变化，作者本人也确有思
考。她说，《我是你的守护星》是纯真
的，其中的温暖来自我在养育孩子的
过程中渐渐感受到的父母的无私之
爱，我想把这样的感动与力量记录下
来，直到有一天老去，我的孩子们读
到这样的故事，会说：“哦，原来妈妈
是这样想，这样生活的呀”；而《情绪
猎人》 则更加真实，这个世界本来就
不仅是“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
的生活”，德高中学遵循的“丛林法
则”无所谓黑白、对错，人物在各种
规则的制约下被迫作出选择，这是很
无奈的，但你未必不能够快乐。幻想
小说的意义，就是让孩子们在安全的
前提下，感受到现实的种种，然后还
能够保持平和。让孩子从故事中看到
并认识这一切，是为了能让他们理性

地选择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有一
天面对人生的灰色地带时，就不会被
突如其来的真相打得措手不及。

把这样严肃的思考熔铸在故事中
的确需要一些勇气，读者读罢小说可
能会沿着作者的路子继续思考，也可
能被那些哲理与思辨吓得倒退回去，
尤其这又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小说。面
对这样的疑问，晏菁倒是坦然，她觉
得写作最重要的是真诚地表达、叙
述，“孩子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
杂得多，他们碰到的很多问题其实就
是成人世界的映射”。作者在故事中再
现这种复杂与多元，是带着诚意真实
地面对自我、传递思考。“我的创作就
是把我的灵魂、我的感受、我的挣扎
放进小说中去，写出真实的，可以让
孩子们懂的、并从中有所领悟的作
品。在写作中，我也一点点接纳不完
美的自己，并在不完美中寻找到快
乐。”

每有闲暇，晏菁总会提上电脑去
喜欢的书吧在两三个小时里不停写
作，表达出她想表达的内容，每当这
时她便会有“时光飞逝”之感，整个
人似乎被卷入了创作的激流之中。两
个女儿LUCKY和STAR的降生又带给
她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她渴望写下
内心的故事与 LUCKY、STAR还有别
的朋友一起分享。于是，在晏菁的小

说里读者可以从正立、骆阳、江小
卓、三茶、海贝、振凡、平至等人的
身上看到她和她朋友们的影子，他们
的原型来自于人性中不同的层面，自
卑、胆怯、愤怒、追求完美，还有淡
漠。这些情绪需要被接纳，每个人都
有渴求幸福的心。晏菁希望读者明
白，幸福的获得是自己的选择，和外
界无关。

读完这两部小说，不禁为作者自
由、恢弘的想象力叫好，有机会变成大
狗叮当的孩子因此获得了另一重观察世
界的角度，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在不同孩
子间轮回，每次守护的终结都意味着一
个少年对自我和世界完成了一次新的认
知。而在《情绪猎人》里，人类的各种
情绪竟然都能现出原形，“紧张”时会
出现一群小鹿，“嫉妒”会化成庞大的
绿色气团，“愧疚”原来能变成一条大
蟒蛇……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故事也更
加轻盈、好看，这也体现了作者最执著

的思考：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发现小说
新的可能。

真诚的写作是一个艰难甚至艰苦
的过程，尤其是不希望重复自我的真
诚的创作。晏菁说，如果用一个比喻
来形容这十二星次幻想小说系列，第
一部像是童年的星空之梦，第二部

《情绪猎人》 像是一次跋涉的冒险旅
程，而第三部 《命运游戏盘》 更像是
一部激昂的贝多芬交响乐，第四部

《蓝色天际》则像是跳跃着故事节奏的
水彩画，充满了治愈的力量……这也
正是写作中最大的难处，为了追求不
同的风格、实现细节的真实，晏菁付
出了许多心血，比如在 《情绪猎人》
中有一个孩子们跳“幸运星之舞”的
场景，她甚至编排出了这个舞蹈的每
个动作，还邀请学生们集体跳舞并拍
下视频。她说，这就是我想探索的创
作状态，不停地超越曾经的自我，不
停地展现全新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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